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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报道 １ 例的罕见特殊部位 （前胸正中线处肥厚性瘢痕两侧） 带状疱疹病例， 并对六神丸在该病例辨证论

治过程中的使用及疗效进行分析。 方法　 回顾该部位带状疱疹临床表现及诊疗过程， 对六神丸联合常规治疗在其治疗

中的应用作一梳理。 结果　 六神丸在发病早期辨证口服时， 可迅速缓解症状， 控制感染； 恢复期外用时， 也可缓解神

经痛及瘢痕部位牵拉痛， 预防后遗神经痛的发生。 结论　 六神丸可通过其清热解毒、 化瘀止痛作用内服及外用来治疗

带状疱疹， 对疼痛较为剧烈的特殊类型带状疱疹也会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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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临床资料

患者男， ６５ 岁， 因 “左侧胸、 背部及前胸瘢痕旁群集

性水疱伴疼痛 ５ ｄ” 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至上海市第七人民

医院皮肤科就诊， 他于 ５ ｄ 前无明显诱因下左侧胸背部皮

肤疼痛并发疹， 而且 ５ ｄ 内水疱沿前胸正中线处瘢痕两侧

部位及胸背部皮肤呈带状逐渐增多， 故前来就诊。 在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３ 年， 患者因 “冠心病” 行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

２ 次， １ 年前行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术后常规使用口服抗凝

药物； 既往有糖尿病史 ３ 年， 否认有肝炎、 结核及自身免

疫性疾病史， 也否认有恶性肿瘤、 带状疱疹及手术瘢痕部

位局部用药史。
体检显示， 患者全身情况尚可。 皮肤专科检查显示，

患者前胸正中线处可见一长约 ２５ ｃｍ 的蚯蚓状条状肥厚性

瘢痕， 瘢痕两侧及前胸、 背部皮肤可见簇状散在米粒至绿

豆大小水疱， 水疱基底潮红， 部分水疱融合， 疱液清亮；
瘢痕部水疱大致沿瘢痕边缘于胸正中线部位垂直分布， 胸

背部皮肤水疱大致沿条带状分布 （图 １Ａ～ １Ｂ）； ＶＡＳ 疼痛

评分 ７ 分； 患者表情痛苦， 急躁易怒， 胃纳可， 小便黄，
大便欠畅， 舌质红， 苔黄厚腻， 脉数； 西医诊断为带状疱

疹 （瘢痕旁， 肋间神经）， 手术后肥厚性瘢痕； 中医诊断

为蛇串疮， 证候为肝胆湿热证。
治疗方法为给予盐酸伐昔洛韦片 ３００ ｍｇ， 根据患者疼

痛程度适量口服普瑞巴林胶囊， 外用炉甘石洗剂。 ３ ｄ 后，
患者诉水疱稍增多， 在原治疗基础上加用六神丸 １０ 粒， 每

天口服 ２ 次， 辅以耳尖放血、 阿是穴刺络拔罐， 外加氦氖

激光照射治疗。 在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４ 日， 患者前胸瘢痕两侧及

胸背部水疱、 丘疱疹已明显干涸， 局部融合水疱破损后结

痂， 皮损呈暗红色 （图 １Ｃ～１Ｄ）， 患者诉疼痛已明显缓解，

但仍有轻度不适， ＶＡＳ 疼痛评分 ３ 分， 舌质暗红， 苔白，
脉细涩。 停用伐昔洛韦片后， 患者给予腺苷钴胺片 １ ｍｇ，
每天口服营养神经 ３ 次。 因患者局部仍有轻微疼痛， 大便

秘结， 结合舌脉辨为气滞血瘀证， 予桃红四物汤加减， 加

乳香、 没药行气止痛， 地龙活血逐瘀， 火麻仁润肠通便，
并辅以维生素 Ｂ１２ 夹脊穴注射， 局部结痂部位外用适量抗

生素软膏； 未破损部位取用六神丸十数粒， 少许绿茶水将

其于食匙中化散后敷搽局部皮肤。 １ 周后随访， 发现患者

皮损大部分已结痂消退， 仅遗留少量色素沉着， 基本无后

遗神经痛。
２　 讨论

带状疱疹是患者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或被激活后

所引发的急性疱疹性皮肤病［１］ ， 其皮损特点一般是单侧呈

带状分布的红斑、 水疱， 常规不超过身体中线［２］ ， 临床上

偶尔也会看到一些单侧双重带状疱疹［３］ ， 但鲜有皮损同时

分布于身体两侧， 而且位于不同皮区， 根据影响皮区的多

少及是否对称分为双侧带状疱疹、 双侧双重带状疱疹、 泛

发性带状疱疹［４⁃６］ ， 其中双侧双重带状疱疹发病以面、 胸等

部位相对多见［７］ ， 国外报道的此类患者中有 ４５ ５％ 合并恶

性肿瘤、 自身免疫疾病等免疫功能受损史， 以及糖尿病、
高血压等免疫受损不确定病史［８］ 。 回顾本例患者临床表现

及病史发现， 他在发病早期即有典型带状疱疹皮疹， 出现

于肋间神经分布区， 近期也无瘢痕局部外用药物史， 故可

确诊为带状疱疹； 其特殊之处在于除了常规部位外， 在前

胸正中线心脏搭桥术后瘢痕两侧亦见少量大致垂直分布的

丘疹和水疱， 这在以往文献报道中颇为罕见。 究其原因，
患者发病前曾有 ２ 次冠脉支架植入史， 而且 １ 年前有心脏

搭桥手术史， 无论是介入治疗还是心脏外科手术， 对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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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患者临床照片

体机能及心理应激能力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损伤， 导致机体

抵抗能力下降， 让原本潜伏在神经节中的病毒被激活而

发病。
带状疱疹患者， 尤其是出疹后继发感染者遗留瘢痕疙

瘩及肥厚性瘢痕并不鲜见［９］ ， 但本例患者却在原有瘢痕的

两侧伴发带状疱疹， 而且由于神经痛与瘢痕挛缩所致的牵

拉痛同时存在， 故疼痛较常规部位更为剧烈。 由此推测，
由于患者术后免疫功能低下， 而且有糖尿病史， 致使局部

神经节部位病毒载量过高， 在多个神经节同时被激活， 同

时在瘢痕修复过程中， 部分神经小分支随着结缔组织修复

发生了重构， 从而出现瘢痕旁两侧的皮损。
六神丸由蟾酥、 牛黄等 ６ 味中药组成， 具有清热解毒、

化腐消肿之功效［１０］ ， 最早用于耳鼻喉科疾病的治疗［１１］ ，
近年来也有医者将其内服或外用用于痤疮、 带状疱疹、 多

发性跖疣等皮肤病的治疗［１２⁃１４］ 。 研究表明， 六神丸中蟾

酥、 牛黄 的 某 些 活 性 成 分 具 有 显 著 的 抗 炎、 镇 痛 作

用［１５⁃１６］ ， 在治疗过程中可通过抑制炎症因子渗出、 改善局

部微循环等途径来缓解炎症性疼痛和神经病理性疼

痛［１７⁃１８］ ； 可通过降低机体血清中 ＩＬ⁃６、 ＴＮＦ⁃α 等细胞因子

水平来起到控制感染性及非感染性炎症的作用［１９］ 。 在本例

患者治疗早期， 本研究采用六神丸口服清热解毒， 消肿止

痛； 在皮损消退期， 又将绿茶水与其调和后敷于疼痛明显

处， 以发挥两者化瘀拔毒， 消炎止痛作用， 发现该中成药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的口服及外用对缩短病程、 促进皮损消

退、 缓解局部神经痛、 瘢痕部位牵拉痛都起到了明显的治

疗效果。 另外， 耳尖放血、 维生素 Ｂ１２ 夹脊穴注射等中医

特色治疗的应用也起到了通畅气血、 疏经通络的作用。
综上所述，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辨证使用六神丸口服

及外用， 不仅缩短了该特殊部位带状疱疹的病程， 也缓解

了皮损部位的神经痛及瘢痕牵拉痛， 从而有效提高了临床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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